附錄一、嗚咽河流展生機─拯救大甲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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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為台灣本島主要河川之一，位於台中縣，發源於中央山脈的雪山及南湖大山等群嶽之間，由東向西流經梨山、佳陽、德基、谷關、白冷、馬鞍、東勢、石岡，貫穿了高峻的地塊、地壘、山地, 迴旋於淺山之間，且橫切台地、盆地、最後形成扇狀平原而入注台灣海峽。其間的溪谷有寬有窄，溪流有緩有急，且有化石河、峽谷、河階、角階、平坦肩狀陵，變化多端。而流程一百多公里，流


域面積為一二四四平方公里，海拔高至三五ＯＯ餘公尺，平均高度為一七Ｏ七公尺其垂直變化，使得流域呈現亞熱帶、暖溫帶到冷溫帶等各個不同之氣候帶。年平均流量約三十一立方公尺╱秒，河川坡度陡急，平均坡降為百分之二點六，由於落差極大，水量均勻且豐沛致使其單位河長蘊藏水力高居全省河川首位，為台灣水質源最豐富的河川，亦為水力發電的重心。


櫻花鉤吻鮭的存在使大甲溪具有世界性的知名度，但可惜的是：國寶魚的珍貴未能阻止人們無知的開發腳步，臺灣這幾十年來的發展，逐步將溪釣天堂淪陷在人們的貪婪和無知，雖然她沒有淡水河、二仁溪、高屏溪那樣嚴重的污染，可是依然瀕臨垂死邊緣－生態環境的破壞崩潰。


大甲溪生態環境的變遷，可依民國三十五年和六十年作兩個重要的分水嶺。


日據時代，日本人發現了大甲溪流域蘊藏豐富的電力資源，因此設立株式會社，完成大甲溪發電設備，後因戰事停頓。但對河川的保護極其嚴密，被禁止的毒魚、電魚、炸魚行為，一旦被查獲，必定是鞭苔伺侯，因此這時候的大甲溪主流莫不魚蝦成群，甚至在東勢本圳的灌溉渠道中，都可見鯽魚、溪哥（粗首）、石斑（石）的蹤影。


	×　×　×　×　×


臺灣石（臺灣特有種）（俗稱：石斑、石冰仔）棲息於水流急湍或較清澈之深潭中，多分布於中、低海拔。成群的成魚常發現於急瀨中巨石後潭淵處，雜食性，以溪底的各種水生昆蟲及啄食岩石上附著的底藻為生。


	×　×　×　×　×


粗首（臺灣特有種）（俗稱：溪哥仔、苦糟仔、闊嘴郎、紅貓（雄））棲息於淺流、淺瀨、深流、深潭水域。雜食性，以水生昆蟲及在水面上活動的昆蟲為食。黃昏及清晨常躍出水面捕食水面活動落水的昆蟲。


	×　×　×　×　×


民國三十五年，臺灣光復時，卻是臺灣河流淪陷的開始，河川成為無政府狀態，魚蝦群開始飽嘗被毒、被電的滋味，但因為山坡地及森林的開發尚屬初始，所以水源充沛、水質良好，大甲溪主支流以足夠的水量提供魚類良好棲息環境，不致因毒魚、電魚、炸魚行為使魚類走向滅絕。


民國六十年，工商業日愈發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用電量急增，用水量也快速增加，為了供應中部工業及民用電力及自來水、灌溉用水，大甲溪流域的水資源不斷被開發利用。石岡、谷關、天輪、青山及德基五座大型水庫陸續落成。大甲溪河川生態環境正式步入另一個輪洄的局面，人類過度開發水資源，導致其品質顯著惡化。


大甲溪上最早完成的大型水庫是天輪壩，建成之後，谷關以上就再也看不到鰻魚的蹤跡了。德基壩的落成大大提高了對溪水的蓄積能力，完全攏斷了上游的河水，腰斬了大甲溪中下游眾多生靈的命脈，溪水從此改道走入德基到青山、青山到谷關、谷關到天輪這三大段長達四十公里左右的隧道，於是谷關以下，溪水中斷造成水量大減，水溫也跟著昇高，苦花開始在谷關以下絕跡。在年長一輩人士記憶中，未建壩以前，苦花（魚）分布的下限是天冷，遇到洪水時，甚至在石岡附近都還釣得到。


	×　×　×　×　×


魚（俗稱：苦花、苦威、齊口、齊口仔、齊頭偎）多出現於高冷、清澈、水質佳的溪段。成魚可利用淺流、淺瀨、深流及深潭各類型水體中下層，然幼魚則侷限於岸邊緩流或深潭上層；常群居於大型底石所覆蓋的水體。以附著性藻類為主要食物，亦食用水棲昆蟲。


	×　×　×　×　×


民國六十年，石岡壩的建成啟用後，大甲溪土產的香魚宣告絕種，而具洄游性的鰻、白鰻、毛蟹等，也從此絕跡於石岡之上。而這個時候，大甲溪上、中游的木材砍伐及山坡地濫墾也愈來愈多，致使水源涵養能力年年下降，加上五座水庫的跨河截斷，使溪流的自然沖蝕力大大降低，於是大甲溪早期密度很高的水潭消失了，這些魚類最佳的庇護場所，可提供魚類在洪水衝擊下的緩衝避難，和人們毒、電、炸、網的藏身處，更提供了季節變化的水溫調適，而且水潭一般深度均在五公尺以內，它的水壓對任何魚種都能適應，所以是魚族成長和繁殖的絕佳保護場所。現今我們常常會感嘆河川中沒有大魚，其實除了非法毒、電、網、炸破壞性的濫捕，和人為污染的摧殘，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魚類棲息地的破壞，如：水潭的消失，而這也正是大家長期所忽略的拯救工作重點。


	×　×　×　×　×


白鰻（俗稱：鰻、鰻魚）、鰻（保育種）（俗稱：


盧鰻、花鰻、烏耳鰻、紅土龍）底棲息於低海拔之深潭底部砂土中。洄游性魚類，一般在秋冬季節游入海中產卵；卵孵化後幼魚即順海流漂游，待發育成鰻線後，再順漲潮時溯河而上，於淡水中成長。通常晝伏夜出，以底棲生物、小魚為主食，偶攝食高等植物碎屑。


	×　×　×　×　×


走近水庫，你或許會有個疑問：水庫不就是一個很好和面積很大的水潭嗎？但這卻是個完全錯誤的觀念。水庫完全改變了溪流的型態，使多樣的激流型水流變成單調的湖泊型水流，水庫所具有的淤積使每一座水庫遲早都將變成為砂庫，砂質的底棲地根本就不適合本土性魚種的生存，缺乏食物和藏身的石縫的環境，就如同是魚族的沙漠一樣。而為了防止水土流失淤積水庫，從雪山溪、無名溪、七家灣溪、合歡溪等早期櫻花鉤吻鮭存活的高山溪流，直到橫流溪、裡冷、中科等中下游支流築起了近二百座的防砂壩。這近二百座從二公尺到近二百公尺高的大壩，竟連一座魚梯的設置都沒有，於是一座座高聳的水泥牆就成了一道道魚類繁殖洄游的屏障。沒有魚道的水庫及攔砂壩，除了阻絕洄游性魚種的歸鄉路，更會造成水族繁殖的封閉性，長期演變的結果，必定會使基因劣化，造成遺傳性疾病叢生、抵抗力下降，嚴重時還可能使魚族滅絕。同時一般而言，水庫都太深，過高的水壓對臺灣本土性溪魚的生存繁殖都不利，對需氧量甚高的原生魚種更是十分不利，如石、粗首、臺灣纓口鰍、爬岩鰍、和已經絕種的原生香魚。所以水庫真可說是臺灣原生魚種的殺手，雖然它造成湖泊型外來魚類的新環境，但所有原生種和特有種的溪魚才是真正值得保護的魚類。


	×　×　×　×　×


　　臺灣纓口鰍（臺灣特有種）（俗稱：石貼、石貼仔、鹿仔魚、花貼仔、肉貼仔）底棲於急流型水域，出現於寡養性或優養化的溪段。棲地多大型底石，以扁平身體及胸腹鰭平貼於石上，可耐激流。以石頭上的藻類及水生昆蟲為主食。


	×　×　×　×　×


臺灣爬岩鰍（臺灣特有種）（俗稱：石貼仔、臺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保育種）（俗稱：石貼仔、簸箕魚、棕簑貼、木箕貼仔、埔里吸腹鰍）底棲於溪流中淺瀨的急湍河段。喜攀附河川激流巨石水中，以扁平身體及胸腹鰭平貼於石上，可耐激流。以石頭上的藻類及水生昆蟲為食。


	×　×　×　×　×


森林有涵養水源，防止沖蝕、保護土石等功用。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一定要維持適當的森林面積、伐木、造林，使森林有自然的均衡及環境生態，以護國土保安。在經濟效用方面，科學與工業的發達，使木材與林產物利用價值與日俱增，木材之利用對經濟發展也具有重要地位。


大甲溪下游氣候溫和，中、上游多崇山峻嶺，雨量充沛，適於樹木生長，故森林鬱茂，尤其在松茂以上更是天然叢林茂密覆蓋。但自民國四十九年中部橫貫公路主線及支線陸續完工穿插於本溪流域高山林地之後，交通發達，與平地間往來迅速又頻繁，山地居民日眾，加上氣候適宜溫帶果樹：高經濟價值的蘋果、梨、水蜜桃之栽培及高冷蔬菜之種植，有暴利所趨之下，森林遭到濫伐、濫墾、盜伐及火災等損傷，昔日蔥綠林野已滿目瘡痍。沿岸山丘所大量採取的塊石，成為台中港填港用之壓塊石，一座座山林被濫砍消失，隨雨水化成泥砂，沖入大甲溪，溪中含砂量因而劇增，濁度增加，使洪水期的大甲溪成為滾滾砂河。


	×　×　×　×　×


「優養化」原意是指營養好。在生態學上，則特指水域生態系統在演替的過程邁向「老化」或「終結」之路。湖泊、水庫或其他富含營養成份如氮、磷鹽之水體，藻類可能會大量繁殖導致水體水質惡劣。


	×　×　×　×　×


大甲溪上游梨山之果農、菜農長期使用有機肥料，為臺灣農藥使用量最高的地區，已導致氮、磷總量增加，經雨水沖刷而流入大甲溪中，供應藻類成長所需的養分，使德基水庫藻類大量繁殖，優養化日漸嚴重。根據經濟部水資會測試，民國七十五年德基水庫中甲藻數目每毫升為一千五百個細胞，七十六年增為一千八百個，七十七年躍為四千六百個， 七十八年已超過五千個，七十八年七月調查時，更已高達七千八百一十六隻。而最令學者專家擔心的具毒性藍綠藻藻及綠藻也開始在水庫中形成，如含毒藻類持續增加，連谷關至石岡壩間四十公里河流的自淨作用都無法消化時，則將影響中部地區百萬人口飲用水之安全。


	×　×　×　×　×


溪畔廣設的垃圾場共有七處之多，包括豐原、后里、潭子聯合垃圾衛生掩埋場、和平、新社、石岡、神岡、東勢、外埔等，是環保單位「官家放火」的惡政。加上沿溪橋畔任意傾倒的零星垃圾，東勢橋兩端的垃圾堆積，不肖民眾將垃圾堆成河川新生地，售地營利，但成堆垃圾遇雨即沖入溪中，污染水源。


工業廢水、畜牧廢水、家庭污水等都是大甲溪的污染源，如谷關觀光區的十餘家觀光飯店，和百餘家商店，以及和平、東勢、石岡、新社的數十萬人口，家畜的排洩物、屠宰場的血水，均未予以處理，直接流入溪中。再加上沿岸之廠房及民家隨意傾倒廢土、廢料(磚塊)，如天輪退輔會混凝土工場，私人建築坡坎工程等，使大甲溪成為任人傾倒垃圾廢土堆積之大甲溝。


	×　×　×　×　×


石岡水壩匯集大甲溪水源是供應大台中民眾飲用水進場的最後一個關卡，但由德基水庫沿大甲溪流域沖流而下的農藥、垃圾泥土及有毒底泥，均一一堆積在石岡水壩，使該壩成為「砂壩」而非「水壩」，是「污染潭」而非供飲用的「蓄水潭」。七十八年七月，連續幾次颱風，帶來了幾場豪雨，德基水庫洩洪六次，大甲溪砂泥隨同洪水沖入石岡水壩，使該壩滿佈砂泥，當含沙量甚高的濁水，灌入自來水公司朴子淨水廠，使淨水廠無法運轉，大台中區民眾因而斷水三個星期，在大甲溪洪水期間，台中的民眾卻無水飲用，這種奇特的現象，七十九年九月黛特颱風和八十二年入梅的驟雨都已再度發生。


	×　×　×　×　×


大甲溪流域的開發，雖然給予中部地區的居民生活與經濟發展，帶來了實質效益，但是這一連串的自然改造，就如動過手術的人體，如果缺乏妥善的管理與保養，則後遺症勢所難免。如何加強大甲溪流域的水土保持，嚴禁水源地帶的濫墾，強化植生以防止露裸，積極進行防止土壞沖刷工程，及污染之防治等，以維永續的流域安全與經濟效益，實為今後的重要課題。


	×　×　×　×　×


民國七十四年，東勢地區一些溪釣愛好者，感於毒、電魚情形的氾濫囂張，使釣魚環境迅速惡化，於是有孕釀成立護溪會類似組織之意。


七十五年的籌備討論中確定朝生態環境維護的大方向進行，但起步仍放在比較特定的防止毒電魚工作上，於是向外募款成立取締毒電魚基金，並製作一百面勸導鐵牌，設立在石岡至青山近百公里間的主支流區域。


七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已運作相當一段時間的東勢生態環境維護協會正式成立。


	×　×　×　×　×


目前政府和民間已凝集相當程度的環境保育意識，面對大甲溪魚類資源的枯竭及生態破壞，臺灣電力公司及東勢生態環境維護協會為了保育大甲溪水資源，與國內相關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共同擬定『大甲溪生態保育復育整體計畫』，以期結合人力與物力資源，並以科技整合方式，深入了解並逐步改善大甲溪的生態環境，並進一步復育當地原生種魚類資源。其計畫最終目的，則在加強促使大甲溪水資源能供作多元化之利用；即除了供作水力發電及飲用水之外，並能成為今後民眾休憩、景觀欣賞，以及環境教育活動的場所。


	×　×　×　×　×


「七十九年二月七日，逢甲大學環境科學系七位學生及俞錚皓，第一站求安橋，時間十一點十九分。」


汪靜明老師在大甲溪畔的求安吊橋下按下了錄音鍵。


	×　×　×　×　×


求安棲地改善站位於大甲溪主流，在中部橫貫公路臺


八線二十四公里處，地鄰榮工處棄碴場旁，求安吊橋下。


	×　×　×　×　×


雙人座的棗紅色客貨兩用車，把我們送到了東勢及谷關之間的大甲溪中游，晴朗的冬陽天使我們的興奮顯得有點毛燥，雖然這不是我們大多數隨行人員的第一次野外調查。


向警察局報備後，我們換上連身的蛙人裝，提著兩大箱的儀器、水樣瓶等，及背著約三十公斤重的電魚裝置，走向大甲溪。


在簡單的分組後，一組進行電魚採樣，另一組則進行測水流量及採取水樣的工作。


前幾天的季節雨，再加上上游洩洪所昇高的水位，在天晴的今天仍然保持著相當的水流量，使原本就不輕鬆的工作又增加了許多困難。


我肩帶著養生箱，手持著魚撈網，跟著背電魚器的汪老師向上游溯去，只見老師一步一步地穩健地走去，而我則以雙腳探索性地摸索前進著，遠遠地落後著。


用鋁製的魚撈網去撈起被電昏的魚是我們的工作，看起來這是相當容易的工作，但也是有那麼一點點危險性，就是不長眼睛的電流有時會透過清澈的水，傳過鋁製的魚撈網，接觸你裸露的手心，就像電魚一般地，也讓你麻痺一下。


回過頭看到測流量水質組的四位成員正牽著手設法渡過湍急的溪水，以能使用皮捲尺量出河寬、測出流速及算出流量。忽然，似乎是有人的腳步踏差了，一直線的隊伍頓時紊亂異常，身裁最嬌小的小咪隨水流浮了起來，幸好眼明手快阿寶和俞先生聯手把她拉了回來，否則真不敢去想像這後果。


	×　×　×　×　×


「……電魚約兩百八十次，抓到溪哥、石、及川虎，在求安橋附近，今天水流量比上次顯著大很多，河寬變得寬很多，水速相當急。」


比手掌略長的黑色錄音機，忠實地為我們留下了魚種的記錄、環境概略的描述，以及大甲溪主流充沛而豐富的水聲，還有穿林掠水而過的烏嗚。


	×　×　×　×　×


在河邊緩流的淺瀨中，尤其在求安吊橋下的白石岸邊旁，常可見一群群可愛的小魚苗，少則十餘隻，多則上百隻。在眾多繽紛的小生命中，除了蛤蟆黑溜溜的蝌蚪外，最容易辨認的小魚苗就是「石」，這種臺灣特有的魚類，大甲溪畔的人們就叫牠「石斑」或「石冰仔」。


逆著薄薄的陽光，在不到一公分的石幼苗身上，即可看出體側那七條「黑白分明」的條紋，好不可愛。隨著魚苗的成長，身軀上的黑白條紋漸漸模糊不清，體色也黝黑多了。乍看之下，竟分不出那「黑白分明」的純真特徵。


看看你我的成長：幼時多曾拗於「老師說」或「書上寫」的真理中，和父母親在路口紅綠燈前爭執著，是否該跨過亮著紅燈而無車的街頭；但曾幾何時，你我是否也曾扮演起拉著小孩過街，或兀自地駕車衝過午夜紅燈街頭的這個角色。


想想看：你是否也和「石」一樣，從黑白分明到失去自己的立場，迷失了那一份追求真理的心情。


	×　×　×　×　×


和煦暖日溫暖了每個出遊人的心情，（七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早晨八點多，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前早已聚集了自各地前來參觀的人們，而我們這一群，卻要揮別這裡的人文設施，去造訪靜靜淌流的大甲溪。


車程中，「河流生態」一書的原作者，科博館環境生態研究室汪靜明博士為當天的行程及大甲溪生命的故事做了簡單的說明。我們心中也勾繪出了此次「大甲溪生態之旅」的輪廓。


石岡壩是我們的首站，汪博士、農委會胡蘇澄技正和在當地走過成長歲月的詹見平老師等多位專家為我們細細解說。望著眼前大壩的雄偉壯觀，思及其竟是讓洄游性魚類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罪魁禍首，清朗的心境隨之湧上陣陣薄愁，一桿在手悠悠垂釣的人們，他們悠閒的心境中是否也曾浮現對魚類生境的一絲關懷呢？


收拾起石岡壩情結，我們繼續奔向橫流溪，車子蜿蜒在大甲溪旁公路上，潺潺的水聲和我們靠得好緊好緊、好近好近。橫流溪和大甲溪不是兩條平行線，她們就像人們的相交相知，她們也有緣交會，就在她們的匯流處附近，汪博士為我們安排了一場「水質調查秀」，由幾位逢甲大學環境科學系同學著連身、高及胸口、不透水的「青蛙裝」，藉著精密儀器，配合汪博士的講解，在河流中來回穿梭，測試河寬、河深、水溫、流速、混濁度、酸鹼度與水中溶氧值及硝酸鹽、磷酸鹽含量等等。


近午時分，我們來到求安站，這回詹老師展現了個人的「捕魚秀」，奈何理網、撒網、收網的一流精湛、純熟，然而，魚兒芳蹤杳然。偶見飄在岸邊翻肚的小魚，汪博士推測此區可能剛慘遭毒魚，此情此景與橫流溪畔由東勢區生態環境維護協會樹立「禁止毒魚、電魚」的告示牌兩相對照，不禁令人懷疑，難道連民間基於愛鄰，自然性的生態保育團體的呼籲亦不能喚起民眾對自然環境的愛護嗎？


「大甲溪生態之旅」結束了，但是自然保育必須考慮生態體系特性的觀念，卻要自此時此刻在每一位參與的朋友心中萌芽、實踐，推而廣之，我想：這才是舉辦此一活動的真義。（改寫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三十六期）


	×　×　×　×　×


麗陽棲地改善站位於大甲溪主流，在中部橫貫公路臺八線三十公里七百公尺處，地鄰新天輪Ｂ橫坑附近。


	×　×　×　×　×


棲地改善工程在七十九年底到隔年初的枯水期間陸續完成，大甲溪的三個棲地生態改善站分頭進行著三種不同形式的改善工程。


在主流的麗陽站、求安站是以鋼索固定打錨的大漂石在河中堆疊成石壩。不同的是：麗陽站是自河岸兩側向中間堆疊，形成中間缺空的兩道堆石壩。求安站則是由左右兩側岸邊各自延伸成兩道丁字壩型。相同的是：兩者均發揮了束制河道、增加流速及刷深下游河床，形成水潭的預期功能，水流形態由本來單純的深潭、深流型態豐富了起來，提供各種不同嗜水流型態魚類的棲息、生育、庇護場所，而且在洪水時，魚類可藏身於堆石壩的縫隙，不致於被洪水沖刷至下游，造成了族群的分離。


一切都僅是聚集自鄰近河段的巨型漂石，如此地自然，白色的巨石在陽光照耀下更顯得隆重而聖潔，義無反顧地捍衛著大甲溪的生靈。


	×　×　×　×　×


沙連棲地改善站位於大甲溪支流－沙連河，在省公路臺三線東勢鎮石城附近，地鄰沙連河匯入大甲溪主流的交會處。


	×　×　×　×　×


正當棲地改善工程進行的期間，我們依約地來到沙連站做棲地環境調查時，竟讓我們看到了最令人了觸目驚心的大屠殺─毒魚事件，陽光下瀰漫著窒息的腐敗腥臭氣味，在短短五十公尺的取樣溪段中，河床及河道兩旁遍地魚屍，絞痛的心情下，我們不願讓俐牠們的犧牲毫無意義，汪老師下令拾取魚屍，泡製成標本。


在不甚寬敞的研究室中，福馬林混合著魚腥的臭味穿透口罩而來，我們忍著噁心的感覺，細細記錄下了魚種、數量、體重、體長等資料，清點後魚屍數量竟高達三三二四隻，包括了粗首、川虎、沙鰍、短吻鐮柄魚、臺灣石賓、淡水河鮠、臺灣纓口鰍、鯽魚、黃鱔、臺灣爬岩鰍、鯰魚、埔里中華爬岩鰍等十二種，其中大多為粗首、川虎、沙鰍、短吻鐮柄魚。


	×　×　×　×　×


川虎（俗稱：褐吻虎、狗甘仔）底棲於淺瀨、淺流水域的漂石、圓石間，可以腹鰭所演化成的吸盤吸附在石上。雜食性，喜活餌及肉食。雄魚會在石縫或石頭下掘穴。有護卵的習性。


	×　×　×　×　×


短吻鐮柄魚（臺灣特有種）底棲於淺瀨、深流與深潭之水域、河床石礫上。以攝食藻類和水生昆蟲為生。


	×　×　×　×　×


人為下毒帶給魚類棲地嚴重的生態衝擊，在兩個月內尤為明顯，在後來的棲地環境調查中，漁獲量大幅銳減，且捕獲魚種僅少到只有鯽魚、沙鰍、川虎和粗首四種魚類。直到四月份之後，也就是毒魚事件後三個月，才有逐漸復元的跡象，魚蹤陸續在改善工程新生的不同型態水體中出現。


沙連站的棲地改善工程，大大不同於主流的兩個棲地改善站，係以局部改變河道，在河床上用混凝土打樁，再堆放輪胎成壩體，以特殊低矮的懸臂式輪胎壩施作。沙連站的河床底質以礫石、圓石及細沈積砂土為主要成份，此外，則散布著小漂石，河岸以細沈積砂土為主，溪畔之岩層則多為硬度相當低的泥岩，棲地改善工程完工後，水流及砂石共同創造了持續性的改變，六月份來臨的雨季以後之豐水期，輪胎壩抬高了水位，如同主流上麗陽和求安兩站堆石壩的功能，均形成了多樣性的流水型態，唯在工程期間，輪胎壩的施工方式對原河道改變較大，此外在完成後，輪胎壩的縫隙較小，因此所能提供的魚類棲地與庇護空間小於堆石壩。


在盛暑的棲地環境調查中，我們見到了魚類族群密度，從改善前每百公尺平方有五十隻，在改善後增為六百五十隻，明顯地增加十三倍之多。魚種組成上，魚種豐度由十二種變成十五種。在新增的魚種中，可喜的是：埔里中華爬岩鰍為政府所公告之保育類魚種；憂的是：吉利吳郭魚的侵入。由於埔里中華爬岩鰍是本站罕見的臺灣特有保育魚種，而吉利吳郭魚則為臺灣河川迫害原生種魚類及生態平衡而惡名昭彰的外來種。此外，短吻鐮柄魚雖為本站常見的臺灣特有魚類，但在大甲溪其他溪段，甚或是在臺灣其他流域的相對數量都不多，但在被毒死魚群中即佔百分之十，傷害原有族群不小。反之，臺灣原生的鯽魚和沙鰍，在毒魚影響評估調查時，仍發現這兩種魚族在被毒的溪段中游動，可見其所受到的傷害較其他魚族為輕。如此不同魚種間一消一長的結果，即改變了原有的魚類群聚生態。


	×　×　×　×　×


春日的艷陽下再回到大甲溪畔，麗陽棲地改善站雖沒有附近谷關遊樂區的熱鬧，但三、五釣客或堆石壩，或巨石，或直接涉身入水，一支釣竿、一球魚餌，就這樣拋開都市的喧囂，消磨一下午的時光。岸邊或浮或沈地漂著些許刺眼的垃圾，令人有些心痛，希望釣友或來此遊玩、活動的朋友，從帶回您攜去的垃圾，放回體型仍小的溪魚，勸阻毒魚、電魚，不在觀光區購食溪產、山產，或是參與環保或護溪團體，你真的可以做得更多，請不要忽視所有這些或小、或大的努力，因為只要你我的參與，下次再去溪畔活動的時候，將會有更清潔的環境及更好的遊興。


